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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

岁那年，平生第一次的夜行经历于我而言，一切都

恍若梦中。经过一夜的颠簸，过黄河，经德州，越沧州，

一路北上，晨光熹微，天光放亮的时候，已经抵达天津了。

过了天津不远，就是廊坊。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观看沿路

的风光，更不知道这一夜火车都经过了一些怎样的地方，

反正一觉醒来，稀里糊涂，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。在廊

坊车站，我提着自己的包裹，下了车，被熙熙攘攘的人流

推动着，出了站，双脚踏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大脑还是

一片空白。这儿和别的地方看起来却也并无二致，一样的

高楼大厦，一样的车水马龙，如果不是车站广场上三个大

字“廊坊站”，如果不是地图册上清晰标志着像百足长虫一

的比例尺测量出来的距离，和样蠕动的铁路线， 我

因为席地坐了一夜麻木而火辣辣痛的屁股，我真的无法相

信仅仅一夜之间，自己已经远隔千里，站在了遥远的异省

他乡的土地上。尽管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家乡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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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事实，然而，在我的感觉中，这一切却是那么地不真实。

就好像我只是无数次地离开家乡，到村外去玩耍或者到镇

子上去上学一样，感觉是那样地普通不过的事情，我和故

乡，和 年之久的那片土地，在心灵上的距离是生我育我

这样地近，天涯咫尺，我第一次真实地明白了这个词语的

含义。

下了车，第一个不适应的感觉就是这里人们说的方言。

我没有出过远门，又提着一个大大的包裹，站在广场上，

一脸迷茫的神色，穿的衣服又是那样地不合时宜，我想我

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傻，当地人不用问，也可以一眼看出我

是一个外地来的乡下人，土老冒。果然，我还只是刚刚四

下里一打量，脑子里还没有想什么东西，几辆三轮车就涌

了上来“。大哥，去哪儿？要不要送一下？”他们纷纷冲我

兜揽生意“，坐车吧，便宜！保证送到。”他们都是三四十

岁模样的成年人，管我这样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伙子居

然叫“大哥”，我当时就一愣，觉得这里的人们真是不可思

议，和我们家乡那个地方真是天差地差，远了去了。这样

想着，当时的形势，却也使我顾不得那么多，连多想一会

儿的工夫也没有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心里只

是想如何摆脱他们。我于是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也

不说话，只是冲他们摆了摆手，便提起背包，向着前面大

步流星地走去。他们果然便以为我是当地的，在这里工作，

或是生活，都散开了，忙着去找别的生意。在人群稀疏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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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一个角落，我放下包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这时候，正好一个中年汉子，蹬着一辆三轮车，刚刚

下了客人，正向这儿转过来。我冲他招了一下手，他马上

过来了“。师傅，您去哪儿？”我听了他这样称呼，倒是没

有惊讶。因为这是我在火车上刚刚学来的，遇到不认识的

陌生人，必须要和对方打招呼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是大是小，

只要叫一声“师傅”，一准没错，看来，这是在全国通用的

称谓。我便说了我要去的地方。他没有听清楚。看来我的

普通话不太标准，我便又说了一遍。这是我自从在学校语

文课上朗读课文之外，第二次在其他场合说普通话。第一

次是昨天晚上在火车上，列车员过来查票的时候，问我到

哪里，我简单地回答了“：北京。”只有两个字，却紧张出

了一头汗水，声音小得也就是对方能勉强听见而已。现在

胆子大多了，也能说出整句的话来。那人这次听明白了，

块钱。”他说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么多点了点头， 钱，然

而我又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的神色来，只是镇定自若地

还价道： 块。”其实我连我要去的地方在什么方向，离这

里有多远都不知道，但我还是说道“：都是这价钱。”那人

立刻答应了。

于是我便提着包上了车。人出了门，真是什么都新鲜，

坐在车上，我忽然就想起以前只有在电视上，看到没有解

放的时候，才有这种黄包车，谁知都现在了，什么年代了，

还有这样的营生。我四下张望着，不由便有了一种地主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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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的感觉。而我的注意力马上又被他的一些职业化的动作

所吸引住了。这些个蹬三轮的，他们在熙熙攘攘，人来人

往的都市中，一不用车铃，全凭口哨来提醒前面的路人；

二不用车闸，需要停下来的时候只是将车链往大梁上一踩；

还有就是他们在拐弯的时候，根本就不减速度，只是伸出

手臂，示意自己要拐的方向，然后就忽地过去了，简直像

是在表演一样。我看得都傻了眼。但还有更让我惊讶的，

因为只是过了一个路口，不过二三百米，车子便停下了。

“到了。”那人说，一边下了车子“。这么近？”我愣愣地，

这才知道自己这个“土老财”是被他耍了，虽然不情愿，

也只好下来，掏了钱给他。人家挣的是苦力钱，接了钱就

走了。我冲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，又转回头来，盯着自己

跟前的大院打量，心里还在怀疑那人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

什么地方，将我扔下完事。正好大院门口有几个人，我将

信将疑地问了他们，果然是我要找的地方。我这才放了心。

既然已经来到了门口，事情便好办得多。这些人都是

院里的，热心得很，问我找谁，什么关系。我说了要找的

老乡的姓名，他们中果然有一个认识的，便帮忙去叫了。

我就在门口等，和几个人聊天。一会儿，一个青年男子闻

声出来了。他便是我的那位同乡。虽然已经离开家乡多年，

我又比他小四五岁之多，不过，他还是认出了我，叫着我

的小名。这使我感到一阵的亲切，果然是甜不甜，家乡水，

亲不亲，家乡人。他帮我拎着包，领我进了院子，拐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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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弯，来到他住的地方。这里是一个集体宿舍，一共住了

三四个人。我未及坐定，赶忙将他父亲口述，由我执笔的

信拿出来，给他看了，又简单讲了我要到北京上学的情况。

他于是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今天在这里休息一天，

明天早上，我送你到北京。”我答应了。他给我打来洗脸

水，我简单洗了几把，这便在他的床上睡下来。也许是在

外地见到了亲人，也许是一夜都没有睡好的缘故，反正，

在离家千里之遥的地方，在这片素昧平生的土地上，我很

快睡了过去。睡得很踏实，连梦都没有做一个。

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同乡又给我打了一盆

水洗脸，然后便叫我说吃饭。我跟着他来到厨房，这才发

现大家坐了一桌子，约有七八个人的样子，男女都有，他

们和我的同乡一样，都是在这里负责做饭，也就是厨师。

我坐下了，他们对我都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，有的问路上

坐火车的感受，有的只是给我夹菜，简直令我感动得不行。

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在外面漂泊的青年人，还不能水乳交融

地溶入他们之中。但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那份关怀备至、

淳朴真诚的情感。我说普通话不准，他们中也没有谁嘲笑

我。吃完了饭，大家各自散去了，我的同乡便带着我在院

子里转了一会儿。原来，这儿是北京一个气功培训班在廊

坊的一个站，这一期班上共有三十多个学员，大家两个一

间屋子，晚上正是练功时间，每个屋子都静悄悄的。我不

敢打扰他们。一会儿，回了宿舍，我看了会儿书，便又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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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早上床睡

第二天，早上六点钟不到，我就被我的那位同乡叫了

起来。我匆匆洗了把脸，收拾好包裹，本来想和大家打招

呼的，因为时间太早，大家都还在梦乡之中，也就罢了。

我们出来后，搭了一辆三轮车，直奔火车站。我的同乡过

去买了两张到北京的车票，我们便在站台候车。大约半个

小时不到，我们要坐的车便到了。我们随便找了一节车厢，

上了车，人员很满，没有坐位，我们便站着。火车在廊坊

车站只停了三分钟，便又开动了。

直到此时，我才有机会仔细来看火车窗外的风景。眺

望远处，感觉火车开得也不是很快，一座座的大型现代化

工厂，浓烟滚滚，厂房一排一排，火车很快出了郊区，一

条条的河流，一架架的铁路桥，路边沟中是没人高的野草，

倒是有点荒凉的味道。我在夜间的时候，看不清楚这一切，

还以为火车经过一个个的城市，一直都是在霓虹闪烁，高

楼林立中穿行而过呢。原来不是这样的，现在，火车在华

北大地上平稳地行驶着，村庄，田地，池塘，庄稼，都在

窗外一闪而过，不远的地方就是国道，长长的公路线蜿蜒

绵长，各种各样的车辆在飞速奔驰，但是极少有能和火车

一样保持向前的速度的。我看着，看着，不免为火车有这

样一种惊人的速度而吃惊。这样一个庞然大物，载着上千

的旅客，一吨吨的货物，在窄窄的两条轨道上，竟然能够

驶出这样的速度，现代工业的进步真是让人不可思议。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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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到我从今以后就要到都市中，过一种全新的生活，更加

全面地接触这种现代文明，并且将越来越广泛地，最终从

四面八方被它包围，无所逃避，我不由地感到了一种惶然

无助的感觉。

就这样，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，不知不觉地，一个半

小时过去，北京到了！列车广播室正在播放一组轻松欢快

的旋律，一个明亮优美的女中音在背景音乐里介绍着“：北

京，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，有着悠久的历史⋯⋯”我不由

得一阵激动。北京，这是十三亿人民心中的北京，更是无

数的人追梦的地方。北京，只有一个，然而在全国人民的

心目中，每个人又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。还记得在上

小学的时候，翻开语文课本，第一课就是“我爱北京天安

门”，那时候，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，没有谁敢奢望自己将

来能够有一天真的来到北京，亲眼看一看天安门，但是，

我们的心灵中，又都藏着怎样斑斓的梦想和多少的渴望啊！

有一首儿歌最能反映我们的这种心情“：大雨哗哗下，北京

来电话，叫我去当兵，我还没长大；叫我吃饺子，我还没

长牙。”童稚的天真是多么可笑啊，也许，小小的孩童，那

时候大家都还只是贪玩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国主义，对

伟大祖国和首都也说不上有怎样的憧憬之情。然而，种子

毕竟还是埋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正是那时，少不更事的幻

想式的梦，才使得北京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那么亲切，那

么美丽，充满着说不出来的诗意，就像逝去的岁月，流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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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童年一样令我久久挂怀。

啊，北京，我来了。在经历了一天两夜，经历了漫漫

千里的跋涉，在经过了十八年之久的人生岁月，五千多个

日日夜夜后，我终于抵达了你。

我和我的同乡随着人流来到车门口，这时候火车已经

进了丰台车站，广播里播音员正在深情地和大家告别，车

厢内响起了悠扬抒情的旋律，大家都纷纷从坐位上站起来，

做好准备。我和同乡在丰台车站下了车。

通过长长的地下通道，出了检票口，我迫不及待地睁

大眼睛，仔细地打量起眼前的这座城市来。熙攘的人流，

喧嚣的车辆，生平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，站在北京的街道

上，在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渺小，如草芥，如蚂蚁，

然而我的心中不免又有一点隐约的失望。北京，这是国家

的首都，是古老的皇城，正所谓天子脚下，九五之尊。在

我的想象里，这儿虽然不至于说是遍地黄金，但既然是全

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，总该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

的纽约，日本的东京，英国的伦敦，法国的巴黎一样，高

楼大厦莽莽苍苍，俊男靓女，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才是

而事实上我下了车，第一眼看到的北京并不是这样的。我

看到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城市。不，甚至都称不上是城市。

因为这儿的一切实在是太陈旧了，不太宽颠簸不平的马路，

两旁是一排排的平房，楼房也都是黑乎乎的，落满了尘土，

并不能给人现代化的都市感受。人们的穿着也大都很普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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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男靓女倒是不少，然而却也不如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衣着

新潮、时尚。北京是这样一个古老而平民化的老城市，除

了车多、人多，它没有给我留下其他的印象。我把我的这

一感受大致和同乡讲了，他听完便笑了。他在北京已经生

活了两三年，了解这里自然要比我初来乍到详细得多，也

深刻得多。他说“：北京，不是你一眼就能看透的地方。它

的历史太悠久了，元、明、清遗留下来的，沉淀下来的，

那么多东西，你如果要仔细一琢磨，深去了。”他最后一句

话说的是北京方言“，琢磨”“、深去了”，只有当地老北京

才这样说。我似懂非懂地问道“：可是，这个地方怎么瞧着

破破烂烂的，还比不上咱们家乡的青岛呢！“”这你就不懂

了吧，”他得意地冲我一笑，说道“，老北京，又叫做四九

城，有一种说法，叫做‘北贫南贱，东富西贵’，咱们现在

所处的丰台区，在老北京就是南城，都是些干苦力、扛大

包、给人家养骡子养马、运煤送柴倒垃圾，等等，这样的

地方，还能好了去？这就叫‘南贱’。“”是吗？”我听他这

么一说，马上觉得北京有点意思了“，还有这事儿？“”那

是，”我的同乡在我跟前，可算是一个地道的北京通了，他

一边走，一边给我解释，“要不怎么说北京大呢，在这儿，

是干什么的，就是干什么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等级、

界限，包准儿乱不了。就说北城吧，为什么叫‘贫’呢，

因为在那儿的都是农民，菜农，大棚，蔬菜，还有种稻子

的；东城可就不一样了，那儿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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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外国人的使馆区，加在一起，那还了得，大饭店、大酒

店，大商场，除了这，没有别的，那能不称得上一个‘富’

字吗？说到西城，那更不用说了，钓鱼台，中南海，那是

什么地方，都是国家领导人住的，不是有个笑话吗，在那

个地方，如果从楼上掉下来一块板砖，砸了四个人，其中

便有三个局长，剩下一个差点儿意思，还是个副局长呢，

这样的地方，当然要算是‘贵’啦！”

我不由被他逗得笑了起来。正说着，我们来到了

公共汽车站。正好一辆公车开过来，我们上了车。车

上的人可真够挤的，大部分人都站着。我们也在靠近

后门的地方站好了。我同乡问了售票员，到我要去的

电影学院到哪儿下车。“海淀，再换一趟车就到。”售

票员说。一元钱，我要掏钱买票，被我的同乡挡住了。

他买了票，我们站了一会儿，后来到了下一站，有人

下车，正好有两个坐位，我们便坐下了。起初我还以

为转眼就到，后来走了一站又一站，还是不到，我便

转移了注意力，观看起车内的情况来。这是我第一次

坐北京的公交车，自然是样样觉得新鲜。首先是售票

员，他们的素质明显要比我们那里的高出一截，说话

字正腔圆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报站，介绍，答乘客

问，处处透出首都人的大气，宽容。北京人和其他城

市人不同，上海人，广州人，西安人，多少都有点排

外，只有北京不同，他们是天子脚下，见多识广，各

种各样的人，城里人，乡下人，中国人，外国人，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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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没见过。世面见大了，什么样的普通话，南腔北调

的，他们也都能接受。这一点，我早在乡下的时候就

听说过。现在，亲临其境，果然如此。车上的人这么

多，大部分是北京的，而外地人却也不少，从他们的

穿着上和说话中，就能听出来。可是，他们的存在并

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外地口音也好，土里土气的衣

着也好，没有谁回过头去特地看一眼，他们是那么默

默地、平静地接受了大量外地人涌入北京这一事实。

这在别的城市一定会引起人们的不安，或者至少也要

将这当做一种现象来加以议论，北京却不同。他们是

皇城根儿下长大的，一代一代，一辈一辈，见惯了历

史的兴衰，王朝的更迭，权力的交替，而且，由于他

们是置身在全国的政治中心，感同身受，这种独特的

经历使他们比别的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多了一种处事不

惊、阅尽沧桑后的平静，他们在看待我们这些外来人

时候，也就更能以一种平常心来对待。外地人当然也

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种种不便，但是，即便如

此，他们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表示，在车上，在街道上，

他们被侵犯时，大多时候只是默默地看对方一眼，实
”在忍不住了，最多也只是说一句：“这些外地人

便再也没有了下文。

在坐车过程中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引起了我的

注意。每到一站，都会有人下去，有人上来。我在惊

诧于北京的人这么多的同时，还发现上车的人中，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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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是不买票的。他们显然大多是北京人，上了车，

很随意的那么一站，或者坐一二站，或者三四站，然

后便下去了。他们将出门坐车这样的事情看做是那么

随便，好像一出门，就要坐车，串门、走亲戚、上街

买衣服、买菜，事无大小，这种观念在他们头脑中是

如此根深蒂固，仿佛吃喝拉撒一样，天然生成，没有

任何的意识在支配。他们又都是习惯出门使用一种叫

做“月票”的东西。有了这玩意儿，上下车不用买票，

拿着冲售票员一晃就行，方便得很，又省钱。在我们

乡下可就不同了，一年之中，难得出几次门，也不过

都是在方圆十几里地，骑上自行车，一半天就到了。

如果要去一个地方，非坐车不可，那可就是一件大事

了。得提前准备好几天，带足了钱，做好出远门的准

备。看来在这一点上，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，真的有

很大不同。

坐了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，终于到了海淀。我们下

了车，稍微喘息了一会儿。我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电话

号码，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个女的，我

问她从海淀到学校怎么走，她告诉说，我们走错了，学

校虽然在海淀区，但不是在海淀，而是在蓟门桥，她然

后说了一路公共汽车，并说了那一站的站名，我道了

谢，便挂断了。弄清路线，我们于是又坐车。这次距离

倒不是很远，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。远远的，“北

京电影学院”几个大字熠熠生辉，闪耀夺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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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到了！”我的那位同乡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“到

了 ”我激动地说。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就像

一个受尽苦难的孩子，好容易见到了亲人一样，满腹

的辛酸，一肚子的委屈，都化为了晶莹的泪水，只是

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几乎是贪婪地、迫不及待地注视着

眼前的一切，恨不得马上冲进学校去报到。但是，我

的同乡提醒了我：“好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我这才回过

神来，连忙对他说：“真是多谢你了！”他笑了，冲我

道：“老乡嘛，说什么谢不谢的。”他便要走，说是要

赶下午的车回廊坊。他一提到时间，我忽然注意到，

原来时候已经不早，竟然中午了。我赶紧挽留他，说：

“要不，一起找地方吃个饭，然后再走吧 他看了看

表，说：“也好，反正现在你去学校，也找不到人。”

我们便在学校附近的街道上找了一家小饭馆。正是中

午吃饭时间，里面的人很多，热热闹闹，生意很是红

火。我们坐下了，点了几个凉菜，每人要了一瓶啤酒，

吃喝起来。

学校已经找到，我放心了不少。我的那位同乡将

我顺利送到，总算不负父亲所托，心里也是如释重负。

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了。我们的聊天因此便显得轻

松起来。“你初来北京，一个人可不大容易。”他说。

“是”我说。“出来了，就不要再回去了。”他又说。

我点了点头。他便又给我讲起北京来。“知道这地方是

哪儿吗？”他问“。蓟门桥啊。”我说“。知道这儿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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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的是什么？”他又问。我摇了摇头。“不知道了吧，

‘蓟门烟树’，有名的‘燕京八景’之一，”他耐心地给

我解释“，‘燕京’，就是老北京，‘燕京八景’，指的就

是北京最有名的八处风景名胜，这儿是‘蓟门烟树’，

还有‘琼岛春阴’，说的是北海公园；‘西山晴雪’，是

指香山；‘太液秋风’，指中南海；‘卢沟晓月’，指卢

突’，指的是玉泉山；‘居庸叠沟桥；‘玉泉 翠’，指

居庸关，还有一景是‘金台夕照’，据说在关东店一

带，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”他如数家珍，一一给

我讲着。讲完了，意犹未尽，又压低了声音，说道，

“这些都是书本上的，人人都知道，不过，还有书上没

有的，比如说‘北京四大傻’，你都知道是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，‘四大傻’？”我摇了摇头“，从来没有听说

过，都是什么？”他喝了口酒，故意卖了个关子，住了

一会儿，这才说道：“这些都是民间流传的，叫做‘购

物去燕莎，吃饭点龙虾，下班就回家，小姐留电话。

他这几句话，我听得似懂非懂，但还是“噗嗤”

笑了起来。这顿饭，我们就是这样吃着，喝着，笑着，

说着，不亦乐乎。最后，总算是吃完了，我那位同乡

招手叫来了服务员，“小姐，买单。”我抢着要付钱，

被他挡住了。“这是你第一次来北京，就算是我为你洗

尘接风，”他说，“下回，我再来就是客人了，你那时

候再尽地主之谊不迟。”我答应了，他付了钱，我们从

饭馆出来。他便告辞说：“好吧，你去学校吧，我该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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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了。“”那好，”我说，此时此刻，我的一颗心早飞到

了学校，也就没有心情再顾上和他说什么，“真是麻烦

你了，以后有机会，咱们再见。”他点了点头，“再见，

有事来廊坊找我。”他冲我挥了挥手，然后便走了，很

快消失在人群之中。我背起行李，也大踏步向着学校

的门口走去。我在北京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，生命中

新的一页从此翻开。



第 16 页

第二章

我在这个下午向着电影学院的大门口走过去的时候，

脑子里充满了无数的憧憬和幻想。正是下午 点半多钟到

点钟之间，下午的课马上就要开始，各个系、各个班的学

生陆续来到了学校他们大多在十八九、二十来岁，青春

亮丽，风采逼人，又都是艺术院校的，气质、打扮和一般

的年轻人当然不同。更何况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表演系的，

男的身材都在一米八零左右，英俊潇洒；女的则基本都是

在一米六五以上，妩媚动人。还有一桩令我感到不可思议、

却又暗暗羡慕不已的，就是他们中一对一对，多的是情侣，

成双成对，结伴而来，然而并不避人耳目，光天化日之下，

就那么挽着胳膊，搂着腰，大大方方地从校门走进来。北

京就是北京，国际大都市，这儿的风气如此开放，着实让

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小子大大开了一回眼界。我是多么地羡

慕他们，在这样充满诗意的青春年华，能够有这样一个自

由挥洒、尽情享受的机会，真的和电影电视中演的一模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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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。在此之前，我还以为那都是导演们胡乱编出来的，真

没想到，有一天我会有机会亲眼目睹这样的情景，而且，

我离这样的生活是那样近，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。我

是何其幸运，我对自己说，我看到了，就要靠近他们，加

入他们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生活的一部分。

我激动地想着，好久，好久，直到他们差不多都进了

学校，上课的时间到了，我这才匆匆忙忙地背着包，向大

门里面走去。突然，一个门卫走了上来“，对不起，”他说，

“请走那边。”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，自己是走错了大

门，这儿是进出汽车的地方，旁边的小门才是行人和自行

车通道。我冲他抱歉地笑了一下，便来到旁边。刚刚走进

去，传达室里面就有一个中年男子追了出来。“你找谁？

他问“，请过来登记一下。”

我冲他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就是这里的学生，

来报到的。”我说完就又要往里走，没想到，他更不放过我

了“，学生，哪个系的？”他来到我跟前，怀疑地打量着我，

“有学生证吗？学号是多少？”这两个问题突如其来，倒是

我没有想到的。我既没有学生证，更谈不上有什么学号了，

于是，我只好耐心地向他解释，说：“我是刚刚来报到的，

是影视文学系，编辑编剧专业。呶 ”为了证实自己不

是在欺骗他，我从背包里掏出录取通知书，给他看，说道：

“我可不是冒充，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”他看了一眼，

却突然打断了我“，你这个，是函授班，算不得数，有证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